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
链接：http://www.fdgwz.org.cn/Web/Show/7838
[bookmark: OLE_LINK1]
荊州胡家草場醫方木牘用藥的可能性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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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前期中醫文獻工作者研究基礎上，對西漢胡家草場醫方木牘所載“已癇方”中所涉藥物做了一種可能性推測。初步認為“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所指並非“牡㨶矢”和“棗肌”兩種藥，而是“牡鳱矢[中]美棗肌”一種藥物。但這僅僅是一種推測結論，尚待更多文獻加以印證。
關鍵字：胡家草場漢簡；醫簡；已癇方；牡雁屎中棗肌

2021年8月，《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一書出版，其中M12中收載一則醫方（木牘2）[[endnoteRef:1]]。經過諸多學者接力釋讀考證，其文字基本順通。筆者依據個人理解對其釋文、標點略作調整如下： [1: []李志芳，李天虹主編.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182-183.] 

·已閒（癇）：先久（灸）𡱁（尾）上三壯，取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乳計〈汁〉孰（熟）𪎮（磨），小未能㱃（飲），以塗（塗）其母乳=（乳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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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其中“㨶”字段禎《胡家草場木牘醫方校釋》[[endnoteRef:2]]一文則認爲此字當作“鳱”，並引《玉篇》《說文》等書，認為“鳱”當解作喜鵲。筆者認為將“㨶”釋作“鳱”可從，但解作喜鵲恐有誤，似當解作雁。下面對此略作討論。 [2: []段禎.胡家草場木牘醫方校釋[J].中華醫史雜誌，2020，50（5）：307-310.] 


1.文中“鳱”當作“雁”解
1.1鳱作雁解的本草學依據
《本草綱目·雁》卷47指出：“雁《本經·上品》【釋名】鴻（〖《詩經》〗）。〔時珍曰〕按《禽經》云：鳱以水言，自北而南。𩿫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云：鳱𩿫並音雁。冬則適南，集於水干，故字從干；春則向北，集於山岸，故字從厈。小者曰雁，大者曰鴻。鴻，大也。多集江渚，故從江。《梵書》謂之僧娑。”[[endnoteRef:3]]上文是本草著作中雁可作鳱、𩿫的明確證據。 [3: []明·李時珍撰，趙尚華，趙懷舟點校.本草綱目[M].北京：中華書局，2021：3256.] 

我們知道，中藥的不同取材部位（目藥）之間擁有較為接近的功效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舉例而言，《新修本草·482白鵝膏》卷15記載：“（鵝）毛灰，主噎。”[[endnoteRef:4]]《中華本草·8501鵝血》卷9記載：“（鵝血）主治噎膈反胃。”[[endnoteRef:5]]說明鵝的不同取材部位鵝毛、鵝血均可治噎。鵝血治噎的記載雖然晚出，但其臨床療效卻是被反復驗證的，毋需置疑。用同樣的方法我們還可證明鵝毛、鵝血均可治療射工水毒等等。換言之，同樣一味中藥的不同目藥之間有可能擁有同樣的功效。我們在相關本草書中很方便找到雁的目藥（雁毛）治療小兒癇的證據，舉例而言：《本草綱目·雁》卷47記載：“毛〔主治〕喉下白毛，療小兒癇有效（蘇恭）。自落翎毛，小兒佩之，辟驚癇（《日華》）。”[[endnoteRef:6]]在同書鵲[[endnoteRef:7]]下，我們卻找不到與癇相關的論說。基於此，筆者傾向於認為“鳱”宜作“雁”解。 [4: []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226.]  [5: []中華本草編委會.中華本草[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9-452.]  [6: []明·李時珍撰，趙尚華，趙懷舟點校.本草綱目[M].北京：中華書局，2021：3258.]  [7: []明·李時珍撰，趙尚華，趙懷舟點校.本草綱目[M].北京：中華書局，2021：3362-3363.] 

1.2鳱作雁解的民俗學依據
周琦、李志芳先生在《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醫方木牘“已癇方”初探》一文中，解釋“牡㨶矢”時引入一個非常有趣的民俗學依據，即姑獲鳥引發小兒癇證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上·客忤第四》卷5引述：“《玄中記》云：天下有女鳥，名曰姑獲（《肘後》《子母秘錄》作烏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又名釣星鬼，喜以陰雨夜過飛鳴，徘徊人村裏，喚得來者是也。鳥淳雌無雄，不産，陰氣毒化生，喜落毛羽於人中庭，置兒衣中，便令兒作癇，病必死，即化爲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十歲，衣被不可露，七八月尤忌。”[[endnoteRef:8]]雖然上述記載出自醫書，後世本草書著也有所引述。但與其說它是醫學依據毋寧說是一種民俗學依據。周琦、李志芳先生對於這個古人深信不疑的小兒致癇之由的主對方法分析得十分果斷，其文曰：“姑獲鳥是‘純雌無雄，不産，陰氣毒化生’的‘女鳥’，要制衡這種雌鳥的陰氣，需用雄鳥或陽鳥之物。”[[endnoteRef:9]]上述結論從文化、民俗或者神化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樸素、確實的。《新修本草·484雁肪》卷15明確記載：“夫雁為陽鳥，冬則南翔，而夏則北徂。”[[endnoteRef:10]]因此，從民俗學角度講，亦不除外“牡㨶矢”即“牡雁矢”的可能性。雁天寒則自北而南，止於湖南衡陽，天暖則自南而北，歸於代縣雁門。湖北荊州並未出此範圍，因此在荊州發現的醫方木櫝中出現雁矢也並非絕無可能。 [8: []唐·孫思邈撰，備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82.]  [9: []周琦，李志芳.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醫方木牘“已癇方”初探[J].簡帛研究，2020，（秋冬卷）：150-161.]  [10: []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227.] 


2.牡㨶矢棗肌不宜作兩藥解
沈澍農先生曾撰文指出：“在該方上下文中，‘飢’字非取其常義，‘飢’當通‘肌’。‘美棗肌’當連讀，即好的棗肉。”[[endnoteRef:11]]沈先生的這一結論是正確的。然其文進一步指出：“本方用法爲取某種鳥屎，加棗肉、乳汁同研，以飼癇病小兒。”可能還是存有一點點疑問的。筆者認為，胡家草場M12醫方木牘中“取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不宜斷讀為某種鳥屎和棗肉兩種藥物，而是作為一藥理解更合理些。換言之，原文“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中當脫失一“中”字。如果將這個藥名寫完整，宜作“牡㨶〈鳱〉矢（屎）[中]美棗飢〈肌〉”。誠然，在未見到更好的證據之前，上述標點修改或補字操作僅是一種未經證實的可能解決方案而已。下面論證這種可能性或許存在的理由。 [11: []沈澍農.荊州胡家草場醫方牘“已癇方”校讀劄記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fdgwz.org.cn/(2021/11/8)] 

2.1早期治癇方用單味藥之例
我們有理由相信，越是早期的處方，其思路越單純，用藥越簡潔。就以癇病為例，即使在存世文獻中我們亦可看到許多單方治療的用例。
宋·不著撰者《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治五藏五畜癇方》卷5記載：
“治肝病犬癇：伏日取犬齒，水磨汁服。又方：取犬頷骨為末服。
治心病羊癇：三月三日，取羊齒，水磨汁服。
[bookmark: 怀舟]又云心病馬癇：取馬齒，水磨汁服。又方：取馬毛燒灰為末，水服。（一云馬蹄。）
    治脾病牛癇：取牛齒，水磨服，烏牛齒最佳。又方：取白牛屎中豆服之。又方：燒蹄末服。又方：取牛鼻中木，燒灰服。
    治肺病雞癇：取白雞腦，水調服。
    治腎病豬癇：五月五日，取豬齒，水磨汁服。又方：取豬乳服。”[[endnoteRef:12]] [12: []宋·佚名氏撰，吳康健點校.小兒衛生總微論方[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112-113.] 

諸犬、羊、馬、牛、豬五畜之癇均可取對應五畜之齒磨汁為治，若某畜（禽）無齒或齒不易得，則取其腦、取其頷骨，或取其毛、其蹄、其乳，甚或牛屎中豆、牛鼻中木亦可，總要皆是直指病因，藉以溯源賦形之物。
基於此，筆者傾向於認為所謂“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與上所舉“牛屎中豆”“牛鼻中木”等物略相雷同，或許真有一定的藥效作用，而出發點卻是相當樸素和原始的取類比像之法。因此，鳥矢中棗肌（筆者的一位師友稱之為“鳥矢中褐”）大概不是取其矯味的作用，而仍是針對病因而尋求的一種與牡雁緊密相關的、古人認為有驅除疫鬼作用的某種循源賦形之物。它雖然具備發展成為典型藥物的性氣味走注關鍵等諸多潛質，但創方之初仍然顯示較為濃厚的巫術色彩。
2.2省略“中”字的中藥例證
如果認為“牡㨶〈鳱〉矢（屎）美棗飢〈肌〉”中省略了一個“中”字，最好是找到一些例證來說明確有此種情況的發生。那末，在日常用語中省略“中”字的情形並不罕見，如籠鳥池魚、鏡花水月、檻猿風燭等等俯拾即是。《五十二病方》中曾經出現“杏核中人”[[endnoteRef:13]]一藥，《神農本草經》中作“杏核仁（人）”[[endnoteRef:14]]，亦其例也。它如梅核（中）人、李核（中）人、桃核（中）人、棗核（中）人等等中藥名中省卻“中”字的例子不一而足。 [13: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33.]  [14: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398-399.] 

筆者在晚近一些的文獻中，也找到一些省卻“中”字的中藥例證。比如：《本草綱目·百病主治·血汗》卷3記載：“黃犢臍中屎（九竅四肢指歧間血出，乃暴怒所致，燒末水服方寸匕，日五次。）”[[endnoteRef:15]]同書卷50出現相同藥名時作“黃犢子臍屎”[[endnoteRef:16]]，省卻了“中”字。《本草綱目·百病主治·痘瘡》卷4記載：“狼屎中骨、 (燒灰，水服。)豺皮、(同狼屎骨，燒灰，水服。)”[[endnoteRef:17]]從上下文對比可知，豺皮下的“狼屎骨”即上文的“狼屎中骨”。儘管如此，醫書中的例子尚嫌不足，希望讀者繼續留意，以期將這種現象較為完整地揭示出來。 [15: []鄭金生，張志斌主編.本草綱目引文溯源[M].北京：龍門書局，2019：245.]  [16: []鄭金生，張志斌主編.本草綱目引文溯源[M].北京：龍門書局，2019：3233.]  [17: []鄭金生，張志斌主編.本草綱目引文溯源[M].北京：龍門書局，2019：354.] 


小結
荊州有雁，自古而然。清·光緒六年《荊州府志·物產》卷6依然記載：“羽之屬：鶴（古稱江陵澤中多有鶴，今亦稀矣）……天鵝、鹡鸰（一名雪姑）、桑扈、鶚、鷓鴣、鵜、鷹、鴈（以上《縣誌》）。”[[endnoteRef:18]]文中“鴈”即“雁”字。關於棗的分佈，曲澤洲、武元蘇曾撰文指出：“鑒於在湖南的馬王堆以及湖北的江陵墓和隨縣曾侯墓等的出土文物中均發現了棘果和棘核，並已證實這些出土的棘，均是現代的栽培棗，這就說明湖南、湖北等省棗的栽培歷史已早達3000年以上。因此，過去單純依據古文獻記載，所提的認為黃河峽谷及其下流地區為棗的栽培中心的說法，現在則感到不夠全面，應改為在我國歷史上，南北各地均有棗的分佈並開始栽培……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棗是屬於泛熱帶的樹種，原產於熱帶或亞熱帶，是由南向北推移的。”[[endnoteRef:19]]如果曲氏所言不謬，則在荊州發現的西漢簡櫝中出現“雁矢中棗肌”就不足為奇了。 [18: []清·倪文蔚等修，顧嘉蘅等纂.（清·光緒六年刊本）荊州府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71-72.]  [19: []曲澤洲，武元蘇.關於棗的栽培起源問題[J].北京農學院學報，1983，（首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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